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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流年碎影

七月的骄阳炙烤着地面上的一切，树木、庄稼都蔫蔫地低
了头，只有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周公岛上的白天
鹅还在昂首高歌。按说，这时候的白天鹅都该远行到西伯利
亚度假去了，可这些天鹅却仍然闲居于此，畅游在绿荫下的水
湖里。

自打 20 多年前第一只白天鹅在黄河三门峡库区落脚后，
每年来这里越冬的白天鹅都有成千上万只，最多的时候竟然
达到了 1.6 万余只。白天鹅是候鸟，它所适应的温度在零下
10℃到 15℃之间，每年的 10 月下旬，这里的气温正好在这个
点上，白天鹅们开始由遥远的西伯利亚迁居于此。而到了第
二年的 3 月下旬，黄河湿地气温逐渐升高，它们又开始往西伯
利亚回迁。

然而，越冬的白天鹅虽然受到三门峡人的热情接待和悉
心保护，保不准还有个别白天鹅在这期间生病、折翅受伤，抑
或是年老体衰而到来年 3 月无法远走高飞。于是，大批的白
天鹅飞走之后，库区的河面上还有零零星星的白天鹅落了
单。这些落单的白天鹅不但面临黄鼠狼、蛇或其他天敌的威
胁，还要接受高温的考验。起初，它们无助地独自觅食，或藏
在某一个地方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只有个别幸运的伤病者被
发现后，送进救助站进行疗伤恢复。后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
多，市里便在周公岛北边的土坎下开挖了一个四五亩大的人
工湖，为它们专门建了一处救助站，配备了医疗专家，将收容
到这儿的伤病天鹅集体抚养。人们将这些白天鹅戏称为“留
守天鹅”，给这个救助站也起了个美好的名字——“白天鹅疗
养院”。

正值盛夏，骄阳似火。40 多只留守天鹅像一群乡村野孩
子，在湖面上追逐，还有的展开巨大的翅膀，扇得湖水跟着起
了波浪。几位放了暑假的孩童正蹲在铁网前，把刚才在树下
薅来的细草往水里放，天鹅们争相过来鹐食。有几只天鹅等
不及细草扔下，直接把长长的脖子透过铁网眼伸到孩子们的
跟前，从手中抢走细草，吧嗒吧嗒地吃下去。那声音很大也很
有节奏，惹得孩子们拍手叫好。

看到这一情景，一些来此观赏天鹅的游客禁不住拿出手
机，拍下这动人的画面。

许多年前白天鹅是怕人的。那时候，它们在河面上游
动，好奇的观赏者总想走近它们，但每往前走一截儿，白天
鹅们就会自然地往远处退一截儿，与人保持着五六十米的
安全距离。时间久了，它们发现人们并没有恶意，渐渐地便
与人拉近了距离。如今，在青龙湖或苍龙湖上，每到冬季看
天鹅的游客只要往人工栈道上一站，湖里的白天鹅就会游
过来向他们讨食，有人将面包屑扔给它们，会引来一大群天
鹅过来争抢。那情景，像一群家鹅伸着可爱的长脖子在向
主人讨吃的。

救助站的医疗专家老高每周会定时来给留守天鹅做体
检。他拿着一些纱布、碘酒和消炎药之类的东西，挨个儿给天
鹅量体温，还仔细地摸着天鹅的翅膀，查看受伤天鹅的恢复情
况。留守天鹅已经习惯了与老高的互动，轮到自己的时候，乖
乖地站在那儿不动，任凭老高摆弄着它们的身体。

老高叫高如意，原是市人民公园的动物管理员，一次到黄
河岸边转悠时发现了一只生病的白天鹅，将其抱回了公园。
他查阅资料，制定救助方案，半月后，那只天鹅便恢复了健
康。从此，他自学医术，当起了“天鹅医生”。

那天下午，我到周公岛游览，正好遇见老高在给白天鹅体
检，便好奇地上前观看。老高拿着温度计，抱起一只天鹅，把
温度计塞到它的翅膀下紧紧地夹住。白天鹅像个听话的孩
子，温顺地在他的怀里卧着。老高告诉我，白天鹅救助站建成
六七年时间里，抢救了 200 多只受伤或生病的天鹅。那些恢
复了健康的白天鹅，等到了冬天大批天鹅回来的时候，它们就
归队了。

“这些飞不走的天鹅，过夏天可是一关啊。”我感叹道。
老高说：“是啊。这个救助站四周围了铁丝网，主要是防

止天鹅的天敌来袭击它们。”
“咱们这儿夏天气温不适合它们生存咋办？”
老高抬头看着不远处的山坡说：“救助站选在这个地方正

是通风背阴处，周边的树木也遮挡了阳光，温度比其他地方低
一些。下午气温如果太高，饲养人员就用水管喷水给它们降
温。”说着，他指了指身边的一堆塑料管。

不过 ，白 天 鹅 的 适 应 性 还 是 非 常 强 的 ，它 们 只 要 在 常
温下挺过一段时间，慢慢就适应了。前几年，两只留守天
鹅在这里成功配对，育下了 5 只小天鹅，打破了黄河流域气
候不适宜白天鹅哺育的说法。对这件事，老高有自己的看
法 ，他 说 ，生 态 环 境 好 ，是 白 天 鹅 居 住 的 第 一 要 素 。 作 为

“天外来客”的白天鹅，你无论拿什么来邀请它们，都不如
有一个优美的环境。只要它看中了这样的环境，自然会在
此落地、生根。

老高转身指着不远处说：“去年又有一对留守天鹅结伴成
功，它们哺育了 3只小天鹅，不过它们已经长大飞走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着静静的湖水，仿佛看见两只天
鹅带着它们的 3 个宝贝在湖面上畅游，那优美的姿态和欢快
的叫声，便是对这个“白天鹅疗养院”最好的赞颂。

又有几个小朋友往这边走来，他们站在铁网前观赏了一
会儿，便学着前面的小朋友，到路旁的树下薅起了细草 ,他们
也想体验一把亲手喂天鹅的乐趣……

傍晚，太阳西移，气温开始下降，周公岛上的白天鹅得到
了重生：它们更加活跃起来，或引吭高歌，或追逐打闹，甚至有
的还展翅欲飞，完全忘记了午间灼热的空气下，令它们窒息的
情景。

老高早已给留守天鹅体检和治疗完毕，背起他那随身携
带的“药箱”离开了周公岛。临走前，他翻开那本记录着每只
天鹅病情、伤情的本子，一一写下当天对它们体检的结果。

夕阳下，人工湖面上泛出金色的波澜，吃饱喝足的留守天
鹅们，开始从水里钻出来，移步到不远处茂密的甘棠林下，进
入它们幸福的梦乡。

过去在单位，进入七月，我们就开始高度紧张起来，“七
下八上”是防汛的重要节点。

雨，四季不同，各个季节的雨有它鲜明的特点。春天的
雨缠绵、秋天的雨寒凉，冬天的雨刺骨，夏天的雨来时坦荡热
烈，它更疯狂些，常伴有电闪雷鸣。虽然可涤尽世间浮躁，还
天地一片清爽，但又有极强的破坏性，来去匆匆。多少年来，
我已记不清，遭遇多少夏雨滂沱。

在夏天，夏雨向来随性而至，从不拖沓。白日里总是闷
热悠长，骄阳拂过树顶，烤得草木低垂，道路浮尘滚烫，到处
都是聒噪的蝉鸣和焦灼的阳光。可就在瞬间，天上黑云滚
滚，电闪雷鸣。凉风紧随而来，卷走阵阵热浪，零星雨点先来
试探，转瞬汇成漫天雨幕，瓢泼而下——所有的喧嚣被雨声
隔绝，大地田野归于清寂安宁。

年少居于乡野，最盼盛夏骤雨。青瓦老屋卧于坡地，大
雨垂落，檐水串成珠帘，叮咚敲打着阶前碎石。我倚窗而立，
看雨润青苔、石阶湿亮。醇厚的土腥味儿混着野草的清香漫
溢院落，放眼四周满目青翠，这是故乡盛夏独有的气息。雨
后，孩子们玩水、逮“水夹子”，大人则去地里查看水毁情况。

大雨滂沱时，山峁沟壑隐于白色雨雾，雨声不绝于耳。
雨歇风停，山林苍翠欲滴，稼禾焕然一新，燥热尽数褪去。年
少心境纯粹，一场山野夏雨便能消解整夏烦闷，封存一整个
季节的温柔记忆。

半生奉业工矿，岁岁与夏雨相逢，我的心境早已不复当
年。从前听雨，只为片刻清凉、满眼新意。如今静坐窗前听
雨，听的是光阴起落，悟的是人间寻常。单位的雨，总因心有
责任，感觉比其他地方更为迅猛刚烈。提前做好未雨绸缪是
每年防汛的重点。乌云聚散须臾，暴雨便倾泻而下，敲打着
楼宇窗台，冲刷着道路，涤荡着厂区烟火。一番风雨洗礼，万
物沉静，尘埃落定，心头浮躁亦随雨消散。

人生恰如居山盛夏，时有晴光朗朗，亦有风雨潇潇。生
活里猝不及防的困顿波折，便如骤然来袭的夏雨，来得汹涌，
去得从容。纵有风雨遮蔽前路，待雨过天晴，山河依旧明朗，
所有阴霾随流水远去。

岁月晨昏里，无数雨天，我常静坐窗前，听夏雨叩打窗
棂。雨雾含烟，远山含黛，近树含柔，山野万物皆褪去凌厉，
温柔安然。从乡野孩童到单位奉业，半生奔波努力、遇事坦
然应对，各种浮躁都在连绵雨声中慢慢抚平、缓缓释然。历
经山河四季、人间喜乐，终知风雨本是人生常态，起落皆是岁
月寻常。

不知多少夏雨，洗尽乡野烟火，涤净脚下风尘，褪去岁月
浮华。夏雨年年相似，落遍山河岁岁如常，唯独人心在风雨
中沉淀蜕变。少年听雨，听山野热闹、夏日鲜活。半生听雨，
听岁月安然、内心从容。雨声乃时光絮语，带走青涩懵懂，沉
淀成熟安稳。

夏雨最是通透，来时热烈淋漓，涤荡天地污浊。去时淡
然静默，馈赠世间清朗。不恋朝夕光景，不留尘世尘埃，只为
山川草木焕新生机。人生亦是如此，前路风雨皆为洗礼，万
般磨砺皆是万全。历经风雨，心性愈发沉静，步履愈发坚定。

流年静默，夏雨有声。一场场夏雨，浸润过我的故乡岁
月，沉淀过我的半生烟火。往后余生，愿心似夏雨，坦荡而
来，安然而去，历经山河风雨，依旧向阳从容。

冠云山，是允许一切抵达的地方。
比如冠云山草甸，这是中原最大的高

山草甸，这个高山草甸，允许一切抵达。
鸟 雀 是 冠 云 山 草 甸 里 的“ 常 住 居

民”。当人们还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沉睡
时，率先抵达的一群群山雀，就在晨光熹
微中，用“叽叽喳喳”的喧鸣声，把人们惊
醒。于是，各种颜色的鸟雀，大大小小的
鸟雀，不同声音的鸟雀，在山脊上，在观音
峰上，在玉皇顶上，在高高低低大小起伏
的小山包上，在平坦无垠的草甸上，在人
们的头顶上，飞翔的，盘旋的，唱歌的，停
落在草丛里嬉戏的，或在山石上，灌木丛
里，或者栖息在栎树上。白茫茫的晨雾，
开始抵达了。在观音峰上，在玉皇顶上，
在高高低低大小起伏的绿色小山包上缭
绕，如白衣仙女挥舞的长袖，如脱缰疾驰
的白马，如天空飘落的洁白轻纱，忽高忽
低，忽快忽慢，就连飞翔的鸟雀，误撞入草
甸的野兔和草鹿，静立的大黄牛，一丛丛

灌木，也浸在湿漉漉的晨雾中。如若邂逅
下 雨 天 ，白 雾 在 天 空 与 草 甸 之 间 弥 漫 开
来，那起伏的山包，那大草甸，缥缥缈缈，
时隐时现，在白色云雾的映衬下，绿得发
亮，翠得可爱。

太阳越升越高，缓缓地抵达草甸，碎金
似的撒在广阔无边的草甸上。在蓝天白云
的视野里，那碧绿的叶片，闪耀着晶莹的露
珠，正在郁郁葱葱地疯长。草丛里五颜六
色的小花朵，挤挤挨挨，密密匝匝，风中花
香糅合着草香，在毛茸茸的绿毯上飘荡，就
在人们的凝视之间，蒲公英金黄色的小花
朵，忽地变成一只只小白伞，随风飘向四面
八方，生根，发芽，开花，和草籽一样，周而
复始地孕育新的生命，铺展如茵的草甸，让
人感到辽阔和慰藉。

牛羊 是 草 甸 上 的 常 客 ，有 时 是 由 牧
人 们 赶 到 甸 子 上 ，有 时 候 它 们 自 己 莽 莽
撞 撞 地 闯 入 。 草 甸 是 一 部 书 籍 ，一 丛 丛
青 草 ，充 满 着 字 里 行 间 ，那 些 牛 儿 羊 儿 ，

吮 吸 着 芳 草 的 清 香 ，如 饥 似 渴 地 展 卷 阅
读 ，沉 浸 于 它 们 的 诗 与 远 方 。 有 三 五 成
群 的 ，有 独 身 行 走 的 ，牛 儿“哞 哞 ”，羊 儿

“咩咩”，那咀嚼声，响鼻声，铃铛声，是冠
云 山 最 美 的 牧 歌 。 也 有 时 候 ，“ 牛 背 上
驮夕阳”，“成群白羊草甸绣白花”的小景
观，就在远处的小山包上自然地展现，自
然 地 发 生 ，整 个 草 甸 子 ，静 中 有 动 ，动 中
有静，诗中有画。

就在有意或无意间，扬鞭的牧人抵达
草甸了，扛柴刀的巡山人抵达草甸了，背
镢头的采药人抵达草甸了，游客们也络绎
不绝地光临了，帐篷客搭建了五颜六色的
帐篷，摄影家架起了他们的“长枪短炮”，
画家支起了画板，他们将目光聚焦到辽阔
的草甸上，捕捉草甸上精彩的画面。青草
淹没了人们的双脚，露珠打湿了人们的裤
脚，置身于绿草地上，你的之前，之后，之
右，之左，之中，到处绿意盎然，到处绿色
围拢着你，到处绿色靠近你，到处绿色撩

拨你。如果站在玉皇顶上俯瞰，人、牛羊、
鸟群，在草地撒欢的狗，山梁的那轮太阳，
也被草色染绿了。

此刻，人与草甸，以及抵达草甸上的万
物生灵融合在一起了。万物各安其命而欣
欣向荣，人们在草甸，感受到诗意栖居的家
园感。

而后，贸然抵达冠云山草甸的不速之
客还很多，如草甸洼里的一条小溪，一截断
木，一头野鹿，一只野狗，以及雨滴、雪花和
月光，还有一个误入草甸的陌生行路人。

冠云山草甸，是多么宽广与博大的存
在，允许一切抵达，允许一切进入，允许一
切驻足，允许一切停落，允许一切发生，允
许安然穿越，允许自然消失，允许宁静窒
息。我在与草甸的久久凝视中，感受到自
然生命的纯真与永恒。

夏日清新的风拂过草甸，绿浪翻滚，清
香飘溢，何不与冠云山草甸在一起，享受草
甸的趣味，也不枉此生。

“夏秋同志，咱们聊聊天吧！”“好呐，欢迎！”
从前，这是我与母亲贾夏秋日常闲谈时常有的对
话 。 可 如 今 ，想 要 再 和 母 亲 说 说 话 ，只 能 于 梦 里
相逢。痛失母亲的悲伤久久萦绕心头，我一遍遍
回 味 过 往 ，数 十 年 来 相 依 相 伴、同 喜 同 悲 的 画 面
如 电 影 般 在 眼 前 浮 现 ，每 每 想 起 ，总 令 人 心 绪 难
平。若说多年来是我陪伴母亲尽孝，不如说是母
亲以善良、温和滋养我的人生。她亦母、亦师、亦
友，为我撑起一片晴空，她的光芒，照亮我漫长人
生路。

母亲贾夏秋 1936 年生于临汝县伏牛山余脉的
刘凹，也就是如今的汝州市。1937 年，卢沟桥事变
爆发，战火蔓延。乡亲们既要忍受饥寒困苦，还要
挖掘地洞、轮流值守，躲避日寇侵扰。童年的母亲
跟着家人四处躲藏，终日提心吊胆，早早尝尽战乱
与生活的艰辛。

苦 难 接 踵 而 至 。 1942 年 ，家 中 接 连 遭 遇 变
故 ，嫂 嫂 无 钱 治 病 撒 手 人 寰 ，赖 以 生 计 的 耕 牛 意
外 离 世 ，再 逢 大 旱 蝗 灾 ，生 活 彻 底 陷 入 绝 境 。 年
底，7 岁的母亲跟随祖辈背井离乡，一路逃荒前往
邓 州 陶 营 。 一 家 人 栖 身 在 废 弃 老 屋 ，姥 爷 耕 地、
姥 姥 纺 布、舅 舅 赶 车 ，勉 强 糊 口 。 年 幼 的 母 亲 带
着侄儿拾柴、放羊，捡拾的柴火分给邻里，换回少
许粮食；外出讨来的干粮，自己舍不得入口，全都
留 给 长 辈 。 即 便 日 子 困 顿 ，母 亲 依 旧 体 恤 家 人 ，
主动分担家务。

路过学堂时，她常常驻足土墙之外，静静聆听
教室里琅琅书声，悄悄记下儿歌，再教给那些无缘
读书的孩童。她热心帮扶邻里，帮人照看孩子、洗
衣劳作，分文不取。逢年过节村里募集干粮接济流
民，乡亲们总会多分给母亲一家，感念她平日的善
良付出。从 7 岁到 14 岁，7 年逃荒岁月磨砺出母亲
坚韧不拔、宽厚助人的品格。

1950 年冬，14 岁的母亲随家人重返故乡。彼时
土地改革刚刚起步，物资匮乏、生计艰难。姥爷体
弱多病，舅舅外出务工，母亲扛起家庭重担，带着侄
儿挖野菜、开垦荒地，播下瓜豆，苦苦支撑一家人的
生活。

新中国建设浪潮到来，敢闯敢干的母亲积极投
身乡村工作。16 岁担任互助组组长，后来先后出任
初级社、高级社妇联主任，获评县勤俭持家模范、扫
盲积极分子。1956 年、1958 年，她两度当选临汝县
人大代表。作为妇联主任，她牵头创办妇产院，改
变当地妇女居家分娩的落后习俗，守护乡村女性健

康。1961 年，洪水阻断河道，母亲无法渡河参会，遗
憾错失人大会议，却依旧恪守代表职责，尽心为乡
亲奔走。后来，经过选拔获得进入机关工作的机
会，可儿女尚幼需要照料，母亲万般不舍放下事业，
回归家庭。

生活之中，母亲深明大义、孝亲重德。爷爷奶
奶晚年，两位伯父无力承担赡养责任。此后数十
年，父母二人扛起照料老人的重担，烧水做饭、寻
医抓药，尽心侍奉直至二老终老，事迹被乡邻久久
称颂。

母亲心灵手巧，摸索学会裁剪缝纫手艺，常年
免费为乡邻裁剪衣裳。每逢新春，父亲提笔书写春
联，母亲忙着裁剪新衣，小院里总是挤满乡亲，热闹
温馨。

往 后 数 十 年 ，母 亲 与 父 亲 相 濡 以 沫 ，风 雨 同
舟。晚年父亲罹患脑梗，行动不便，母亲自身常年
受冠心病困扰，却执意不让儿女分心照顾，坚强地
说：“安心工作，我就是你们父亲的拐杖。”她悉心照
料父亲，直至 2015 年父亲离世。

千言 难 叙 慈 母 恩 德 ，万 语 道 不 尽 养 育 深 情 。
母亲常常哼唱的《花木兰》《穆桂英挂帅》依旧萦
绕 耳 畔 ，她 对 我 们 尽 忠 报 国 、尽 孝 双 亲 、严 于 律
己、宽 厚 待 人 的 教 诲 ，我 始 终 铭 记 于 心 。 母 亲 坚
韧 不 屈 的 意 志、吃 苦 耐 劳 的 品 格、勤 俭 善 良 的 作
风 ，为 后 辈 树 立 永 恒 的 榜 样 。 她 人 格 的 光 芒 ，如
日月星辰，恒久明亮，一路照耀我们，伴我们勇敢
前行。

白天鹅救助站
□金光

冠云山，允许一切抵达
□冯敏生

慈母如光，照亮人生路
□王文芝

夏 雨
□刘平安


